
劉潘「斧正」金庸聯

變味的文物
上個星期有一件
爭議很大的事：台
北故宮借出顏真卿

名作《祭侄文稿》到日本展出，引發
兩岸網友巨大反彈。然而所彈內容，
卻不太對味兒。
1月14日，台灣名嘴黃智賢在電視上

劍指台北故宮，質疑台北故宮背後的民
進黨為了向日本「獻媚」而「偷偷」把
素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非常珍貴
的顏真卿名作《祭侄文稿》出借給日本
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她連問了三個
「憑什麼」，最後說：「如果在日本展
出，我寧可這個『國寶』回到北京。」
隨後，《環球時報》發佈官方微博《台
北故宮外借祭侄文稿日本展出，無特別
保護》，援引了黃智賢的這段質問，一
下子引爆了內地的社交媒體。再之後，
一篇慷慨激昂講述《祭侄文稿》背後氣
節故事並因此而反對「國寶」借給日本
的帖子成為爆文，刷爆了所有社交平
台。
文中，開篇即把《祭侄文稿》的所
有價值都歸結為氣節——作品本身
「就是一卷打草稿的破紙，寫得也不
工整，到處都是塗抹的痕跡。一千多
年了，這卷破紙轉來轉去竟然保存了
下來。說是神州不滅，華夏長久，靠
的就是寫這卷破紙的這種人沒死絕，
支持這種精神的文化沒斷。」與這篇
文稿相配的，是「用最有氣節的表貼
去幹最有辱民族大義的事情」成為了
每一篇反對外借日本帖子必會出現的
評論金句。而海峽對岸，「為什麼要

給日本人看？台灣人自己也沒看過幾
次。」也是很常見的觀點。
對於這麼珍貴的文物是不是應該外

展，小狸也認為非常值得商榷，但商
榷的理由僅僅應該是出於純粹的文物
保護技術考慮——性質如此珍貴的
「國寶」加上1,200歲的紙張，能不
能、值不值得承受長途運輸？展覽時
長是不是合理？與上次展覽間隔夠不
夠久？安保措施怎麼樣？展覽級別是
否能匹配文物展出的損耗等等？總之
一句話，能不能外展應該取決於損耗
和風險是不是合理以及能否接受，而
不應該取決於是誰借出的和借給誰，
更和民族氣節沒有半毛錢關係。如果
「國寶」顛簸到日本會有承受不了的
耗損，那也同樣請妥善保存不要送到
其他任何地方。
小狸身在香港，香港是一個歷史文化

相對缺乏的地方，文物很少，所幸經常
會有世界名博來做外展，包括故宮博物
院、盧浮宮、奧賽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等都來過，正是它們的頻頻造訪，使得
香港的文物愛好者也不至太過寂寞，也
一樣能感動於人類文明的偉大。而這次
《祭侄文稿》參與的日本展覽，香港中
文大學也有借出文物參展。
其實，各國博物館間和機構間的文物

交流，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正是因為有
這些跨越國界屬於全人類的文化互通，
文物才彰顯了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文
物本是簡單而美好的，如讓文物裹挾上
政治，讓文化受囿於民族主義情緒，那
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上回批評了小查詩
人杜撰的食譜，今回再
批評小查詩人的歪聯。

上世紀六十年代，梁羽生以筆「佟
碩之」發表了〈金庸梁羽生合論〉，
揶揄金庸（當時還不能算是詩人）的
詩聯水平。此後江湖多事！
小查詩人「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在推出全新增刪的《金庸作品
集》時，自我平反。先是《書劍恩仇
錄》和《碧血劍》的回目分別用了新
撰七言聯、五言聯；然後《倚天屠龍
記》四十句柏梁臺體詩和《天龍八
部》五首詞作回目。如此種種，等於
在回目的詩詞對聯這個單項上面，技
術擊倒了梁羽生。真是君子報仇、十
年未晚！（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
剛好是第十年）
不過小查詩人百密也有一疏，他在
《鹿鼎記》的後記，自稱用十四部小
說的首字寫了一副對聯，曰：「飛雪
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小
查此事看來還打了「茅波」，我記得
很多年前，好朋友李醫生言道：
「《連城訣》本名是《素心劍》。」
有理由懷疑小查是為了這副「對聯」
而改書名！
潘國森從來都說此聯不好！主要是
顯而易見的對仗不工，只能說是「兩
個七言句」。小查在《書劍恩仇錄》
的後記提及讀王力先生《漢語詩律
學》自學做對聯和作詩填詞。那麼潘
國森就請王力大師來壓小查詩人。王
大師曾有言，五言聯句起碼要有四字
對得好，七言聯句也要五字以上成
對。這還是對詩詞中聯句的要求，若
是對聯，還當別論。以詞性言，「射
白鹿」對「倚碧鴛」尚可，「連天」
就對不起「神俠」了。
小查詩人辭世後，我們一批忠實讀

者粉絲在社交媒體開的虛擬「金庸紀
念館」，這真能招得高手！詩人劉祖
農校長指出小查這兩句是「拗句」！
通常寫詩可以用拗，對聯則不宜。因
十四個字是六平八仄，劉詩人於是
「斧正」小查的句，改作合平仄的：

白雪連天神俠射（仄仄平平平仄仄）
倚書碧鹿笑飛鴛（仄平仄仄仄平平）
有了劉校長「詩人指路」，我「潘

詩人」大叫「一言驚醒夢中人」，搶
先交卷和應。
先來平起格：「碧天射俠神鴛笑，

倚鹿連書白雪飛。」
再來仄起格：「碧鹿雪鴛飛笑俠，

書連倚白射天神。」
有俗儒認為在學術上批評已過世的

人是「不夠厚道」，胡說之至！不論
學術辯難，還是文學批評，從來都可
以論及已過世的先哲前賢。況且潘國
森也不是故意等候「我的朋友查良
鏞」過世後才對他這副「歪聯」指指
點點，實情是我在二零一一年才算學
會做對聯寫詩填詞。黃專修師父、李
裕韜師父一再鞭策誘掖，再加我本家
潘少孟老師示範，潘國森用了不足二
十天，由從未做過對聯，到交出第一
份格律詩作業。回想起來，還有點似
張無忌半天就學會人家七年才練得成
的乾坤大挪移第一層。小查詩人由一
片空白起步、自學成才；潘國森早通
平仄，再加師長指點，所以跟小查詩
人的資質比較，還是差了一大截。
劉校長來得正好，此事由他老人家

首倡，因長幼有序，正好請他承擔主
要責任（或罪名）。將來一部《鑪峰
詞話》或會記下這一則：「劉祖農
（主犯）、潘國森（從犯）於金庸離
世後，『斧正』了『飛雪連天射白
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對聯。」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十一）

我近在讀書會上向少年人推介了兩本英雄故
事，一本蔡兆倫《杯杯英雄》（圖），另一本潘
明珠翻譯的《超人學堂》。為何選擇以英雄為主
題的故事書？事緣為響應國家郵政局舉辦之萬國

郵政聯盟第48屆國際少年書信寫作比賽。
這次比賽，題目為「請寫一封信，談談你的英雄」。香港區的比賽

由香港郵政主辦，評審團會甄選出一篇佳作，參與全國評選，篩選出
的作品，將代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青少年競逐獎項。如果你來發揮寫
作，談談心目中的英雄，你會如何寫？
很多人都渴望成為英雄，小朋友或會覺得能一飛沖天，拯救地球的

超人、蝙蝠俠是英雄？你自己對英雄的想像和想法又是怎樣的？也是
飛簷走壁、身懷絕技的超人？抑或救人撲火的消防員？除暴滅罪的警
員？藉一起閱讀以英雄為主題的書，我引導少年人認識不同職業範疇
上的英雄，及反思英雄的真義。《杯杯英雄》描述發生在杯杯王國裡
的一個傳說，主角是擬人化的杯杯，相傳誰能爬上廣場中央的高塔，
就能獲大金杯，成為英雄了。只有小手小腳的杯子，要攀上筆直的高
塔並非易事！大家都討論有什麼條件或特點才可成為真英雄。有人大
喊英雄要有超人體格、要有智慧、有領導力、英雄要不怕死、要有功
夫、英雄要堅持前進……大家猜估當中哪個才是英雄。
故事的轉折處，是當攀塔的杯杯個個挑戰落敗後，大家失落而散，

廣場靜了下來，留下一地碎片、垃圾……只有勤力的、平凡的清潔
員，不停地、不停地清掃廣場，以至高塔頂上的垃圾！當小讀者看到
最終畫面－站在高塔頂上的影子，大概有所悟，雖然沒有人留意
他，但專心努力工作、平凡的杯杯，原來一樣是英雄。
另一本由潘明珠翻譯的少年小說《超人學堂》，主角樣子不像英
雄，甚至於太平凡、似普通死讀書的四眼女孩而已，難以明白這愛學
習的女孩子，卻每每做出超乎想像的好事，成為女英雄！此書幽默有
趣，在潘明珠俏皮的翻譯筆觸下，給青少年
帶來深刻的思考，令人看後體會到：英雄不
只是表面有本領，而重要的是，關懷社會眾
生，其實在人們身邊，常常有些平凡的、默
默地擇善固執、一心盡責工作的人！這些才
是平凡中不平凡的真英雄呀！當青少年投入
閱讀後，對英雄定有更深刻的感受，我盼藉
閱讀分享，發掘青少年踏實篤定的志向，長
大會心存大愛，以助人為榮呢。

你我的英雄
每年歲晚收

爐，新春開市，
各行各業老闆都

值此設宴酬勞員工及客人。所謂中
國幅員廣大，各處鄉村各處例，在
香港，歲晚前設宴稱為「團年
飯」，新春設宴稱為「春茗」。
芬姐在上周六假座深水灣高爾

夫球會俱樂部設烤全羊宴團年
飯，廣宴親朋戚友，除烤全羊
外，還有燒乳豬、咖喱雞等，非
常豐富，各式佳餚美食，眾人大
快朵頤，十分熱鬧。
其實，深水灣高爾夫球會雖然只

有九個洞，相對於粉嶺十八個洞的
高爾夫球會，球場面積是少了一
點，然而，深水灣是全港地價最昂
貴的地方，城中富豪雲集於此，依
山面海，環境風景十分優美。在此
打高爾夫球，品嚐美味，實在是一
樂也，據芬姐稱，本港首富超人常
與親友在晨早打波，眾多保鑣守
護，十分大陣仗。
最近，城中為促進土地發展，

為廣建房屋而諮詢各界，為此所
得提議發聲議論紛紛，當然要得
到政府有關當局同意可行，或者
各方得到共識，老實說這實在有
難度。其中有人提出收回粉嶺高
爾夫球場或者局部收回高球場的
設想。當然，其中有建議者的意
見。不過，據本身是香港地產建
設商會永久會員，又是香港高爾
夫球會永久會員的芬姐，細訴她
的看法：以她的經驗當然可以
說，打高爾夫球是體育運動，也

是她社交的好地方。看來，這只
是代表她私人的看法，其實球場
可以發揮「市肺」的綠化作用，
但芬姐認為重要的是高爾夫球是
世界性體育運動及比賽項目之
一，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如
果沒有一個像樣的高爾夫球場作
為練習及比賽之用，實在是很失
禮的。
事實上，粉嶺高爾夫球場佔地
複雜，據稱場內有村民先人的墳
地，如果要收地拆遷的話，手續
相當繁複，亦會引起鄉民的反
對。猶如收棕地之複雜一樣。有
人提議遷其他場地取代，惟場地
設計更具挑戰，實在更為困難。
芬姐提議請高爾夫球會管理者設
法在某個時段開放予團體或青少
年作訓練或使用，最終是希望爭
取全面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爭
取多辦國際賽事，以保留香港國
際大都會的美譽。
芬姐又稱，以她相較眾多意見而
言，其實香港地海岸線遼闊，最適
合填海造地，政府提議的「明日大
嶼」計劃，也不是不可取的方案，
只要按部就班，動用創新科技建設
之，可省時省力，也是政府可控的
項目。就歷史而言，香港島沿海地
區不少是填海所得，九龍新界亦有
不少是填海的佳作。香港人眼光要
遠大一些，登高遠眺，從長計議，
不以私人利益作依歸，以全局利益
着想，一切方案會是好的方案，夢
想必成真，人人可安居樂業，家肥
屋潤！

打「球」一樂也

最近與幾位親人到
不同的醫院或醫務所
求醫，看盡醫生質素

的參差，令我更相信，有病要多諮詢
其他醫生。
曾到一私家醫院的腸臟外科，年輕
的女醫生面對病人的複雜情況，明顯
地表現出不知所措，還在我們面前上
網找資料，開的是普通的低效藥物。
她轉介給隔壁的心臟科醫生問意見，
這男醫生問一句答一句，病人吃的薄
血藥他不知道是什麼，又在我們面前
上網找資料。最後我們決定轉院換醫
生，免得提心吊膽。
其實同一醫院的腸臟內科女醫生，
十分細心有耐性，也很能照顧病人的
心理和需要，我甚至介紹其他人看
她。上網了解她的背景，原來是位再
生勇士，大病過後立志行醫助人，捱
過千辛萬苦，終成功當上醫生，難怪
她如此有心。朋友父親患癌，那醫生
冷言冷語，老人家未病死已被嚇死，
朋友急忙轉醫生。新醫生好言安慰，
詳細解釋，表示會和病人一起面對，

情況不至太壞，必須有信心。老人感
到心內暖，放下心交給醫生，心理上
已好了一半。
我曾一天內和一位年輕親人去看了

四位醫生，深深感受到庸醫何其多。
年輕人最近感到腳麻痹，使用公司的
醫療保險，要看所屬醫生。他照了磁
力共振，取了底片看骨醫，骨醫支支
吾吾的，只轉介他去看腦神經科，這
專科醫生收費之高可不簡單，但質素
則與收費不相稱，看過磁力共振底
片，以小槌敲腳幾下，找不出原因，
竟叫病人去驗血，問「驗什麼？」
答：「什麼也驗驗！」氣得要爆炸。
請他轉介看脊醫，應：「我們不承認
脊醫。」年輕人打了幾個電話，找到
一位願寫脊醫轉介信的普通科醫生，
即時前往，那位年輕女醫生看了報
告，耐心詢問，很明白他需要脊醫的
原因，即時寫信轉介。到經驗豐富的
脊醫求助，對方清楚指出他的問題所
在，並即時為他拉骨治療！
我們並不欠醫生，只欠負責任的好

醫生。

醫生質素參差

趙麗宏這個名字，我早聽說
過，那時，我以為是個女孩

子，不知為什麽，一看到「麗」字，我便會先
入為主地認為，是女孩子。也許是我的姐妹們
皆排「麗」字？後來結識蕭復興，才知道他跟
趙麗宏是文壇上的好友，雖然一個在北京，一
個在上海；而且，趙麗宏是個堂堂男子漢。
已經不記得究竟是怎麽認識他的了，都在文

壇上，一來二去，也就相熟起來。當然那也要
靠一點緣分，並非所有人結識之後都可以接
近。記得蕭復興是他的好友，順理成章他也跟
我聯繫多了起來。我感到他待人熱心熱情，有
一次我到上海，他聽說了，還召集了幾個朋友
一起午飯，交談甚歡。
2006年9月，應邀赴樂山參加「兩岸三地著

名作家行走樂川」筆會，蕭復興、趙麗宏也
在。當時，我在機場等候稍遲到埠的麗宏，一
路同行，說了很多話，他還熱心地給我一些人
的聯繫方式。但具體說了些什麽，我都不記得

了。只記得在成都時，同場講話。他似乎還表
示，想買什麽古董之類。
作為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他也曾以代表團團

長身份，訪問香港，並參加座談。之後的晚宴
上，可能太開心了，他開懷暢飲，竟至喝醉了，
由別人扶着休息；我是事後方知，趕去休息室看
望，他尷尬地笑着，卻已經平安無事了。
2010年，他主編一套「作家看世界」旅遊叢
書，也不忘叫我參與，《十四朵玫瑰》由華東師
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而這「十四朵玫瑰」，正是
當年我旅遊印度尼西亞峇里島時，所投宿的木屋
酒店名字。後來，他獲委任為《上海文學》社社
長，該刊據說曾經被稱為內地文學刊物稿酬之
最，可見其經營有道，頗受歡迎。而他熱心助
人，也常為人所稱道，比方作家周佩紅，是他當
年同班同學，後來工作分配，調動時獲他幫助，
得以調到《萌芽》編輯部，便是一例。
麗宏既以詩人，更以散文家知名，近期還以
兒童文學家的姿態出現，讓人驚異於他著述的

多樣化。記得早在1960年代，我剛從萬隆回北
京，那年暑假，我乘硬座學生票，搭火車南下
廈門，去探望姐姐，途經上海，停留數天。初
到上海，和同伴去大光明看了一部香港電影
《假少爺》，出來大雨傾盆，把我脚踏的黃色
鰐魚皮鞋浸個透濕，報銷了，心痛得要死。那
時，上海尚未復甦，不似今日繁華，買食品要
憑糧票，我們睡在中學課桌拼成的「硬板床」
過夜。時光如箭飛逝，與今日上海，簡直不可
同日而語。其時，我並不認識趙麗宏，只認識
像我一樣的歸國華僑學生，有什麽辦法？
最近一次見到趙麗宏，是在2011年11月的

「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有一天晚飯
後，舒婷來電話，說約了斯妤、蕭復興、趙麗
宏，到我們所住的「北京飯店」旁邊的「貴賓樓
飯店」茶座喝冷飲聚會。這一晃，好幾年就過去
了，都說了些什麽，我全然忘記了，但依然記得
回去時，寒夜的風陣陣吹來，我緊了緊羽絨服和
圍巾，急步回酒店，正是月上中天的時候。

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趙麗宏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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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從醫院出來，我
回頭時瞥見花壇裡的臘
梅開得正俏，枝椏橫
斜，鵝黃繁點，讓我眼
前一亮。地凍天寒，臘

梅吐香，寸寸芳馨，頓感無比溫存。或許，
這是造物主的一番苦心，過去古人用勾畫
《九九消寒圖》度過漫長冬天，現代人則抱
着大屏手機慌亂無措，而這綻放枝頭的臘梅
凍，正是一種精神召喚。
「臘梅凍」自然是有來歷的。女作家潘
向黎極愛桂花，桂花綻放的初秋，悶熱難
耐，此天氣被稱作「木樨蒸」，因此桂花
又叫「桂花蒸」。
由此邏輯她聯想到，初春乍暖還寒稱作
「梨花陰」，荷花盛開時節稱之為「芙蓉
蒸」，隆冬時節被稱作「臘梅凍」。不愧
為文學博士，使我遇見一顆有情趣的靈
魂，也窺見大自然的拳拳美意。就像我的
朋友，元旦這天帶着五歲的女兒去趵突泉
看三股水，我說，「大冷的天，你不怕把
孩子凍壞了！」她回覆道，「凍凍不長蟲
兒，愈冷愈要出來。」
縮頭縮腦、跺腳呵氣的深冬，我經常想起

小區街上的一個女人。我上幼兒園時，她和
老公就在小區附近擺攤賣百貨，男人中等
個，乾瘦，眉毛粗黑，眼睛炯炯有神；女人
呢，體形偏胖，裹着軍大衣，戴着紅毛線圍
脖，只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那時候，只有
一個木製的手推車，傍晚天黑後，汽燈忽閃
忽閃的，但依然能看清，攤子前圍滿了很多
買東西的人，瓜子、花生、糖果、香煙，供
不應求。因為挨着一所大學，他們的生意很
是火爆，兩人也很會做生意，遇到大學生成
群結隊過來買東西，總會多抓上兩把花生，
即便忘記帶錢，他們也敢賒賬，「不礙事，
下次來再給我！」
我當然是常客了，幾毛的泡泡糖，袋裝的

朱古力，小浣熊乾脆麵，都是最愛，一天不
去買點什麼，心裡就直撓癢。

漸漸地，我注意到女人那雙手被凍得又
腫又紅，起了凍瘡，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她
臉上的凍瘡，我不禁想到張愛玲筆下「暗
紅色的薄棉襖」，碎牛肉的顏色。別的商
販凍瘡輕微，最冷的日子早早收攤，惟有
她臉上的凍瘡一個接一個，像長在肉裡的
小花，她收攤經常到凌晨。寒來暑往，女
人的體形更臃腫了，後來生了二胎，是男
孩，還沒出月子，她又「上崗」了。「大
冬天的，你不要命了？」熱心的老顧客問
道。她憨憨一笑，「人手不夠，我就得頂
上。」說話時她臉上堆積的贅肉，一聳一
聳的，連那些凍瘡也跟着一高一低，讓人
很是心疼。她比男人還要能幹，騎着機動
三輪車「篤篤篤」進貨、送貨，幾年後他
們租下固定店面，生意愈做愈大，店裡不
得不僱人，但她還是停不下來。
後來，這條街上拆違拆臨，店面沒有
了，眼看有些商戶轉行，他們愁得吃不下
飯。不久，他們找到了新的店面，還是在
這條街上，老顧客光顧依然如昨。再往
後，聽說兩人鬧離婚，男人在外面討得新
歡，很多人一聲嘆息，「太可惜了。」但
是，最終沒有離成，又看見他們進進出
出，在店裡熱絡招呼顧客，忙個不停。就
在去年，他們把店面分給兒女，洗手不幹
了，兒女先後成婚，覺得幹這行太累，便
把店面轉租出去，但生意還是那麼好。
有些顧客唸唸追問，「怎麼換人了？原
來的老闆去哪兒了……」此刻，我不禁想
起女人臉上的凍瘡，想起寒冬裡綻放的臘
梅……忍受得了「臘梅凍」，才換來生活
的安詳，她不就是冰天雪地裡傲然綻放的
臘梅嗎？
經常聽身邊人說，現在的人不如過去人

能吃苦了，僱個保母專揀輕快活兒，招個
員工油頭滑腦耍心眼兒，就是不願多幹一
點活兒。其實，這是片面的說法。我認識
的一個快遞員，90後，老家在菏澤，愛追
劇、愛追星，三天兩頭換髮型，屬於要風

度不要溫度的小主兒。剛入冬最冷那幾
天，他的臉就給凍了，腮臉蛋上鼓起兩團
「高原紅」，我打趣地說，「你這是剛進
藏回來嗎？」他滿臉羞赧，小聲說，「我
哪有那本事？還是好好幹活兒，才能掙大
錢。」一天傍晚，我等着他上門收件，遲
遲不來，打電話也不接，一個小時後他終
於灰頭土臉地來了，說天冷把車給凍了，
又給客戶丟了一個快遞，據說是一張萬元
發票，總之很喪，幹起活來也不帶勁兒。
又過了幾天，氣溫漸有回暖，他過來收快
遞，我抬頭打量，發現他臉上的兩團「高
原紅」不翼而飛，他沒心沒肺地笑着說，
「奇跡般好了。」我頓歎，還是年輕好，
能夠經得住風寒。
不久，我聽說他已經遞上辭呈，元旦後
就不幹了。他帶了個徒弟，每天跟着他熟
悉路線，讓我頗感意外的是，小徒弟比他
年齡大，原來他應聘時才19歲，職專沒畢
業出來找實習單位，陰差陽錯闖入快遞行
業。我這才猛然想起，打包用筆標註時他
說過，「我不會寫字，你別笑我沒文化
哈。」好幾次，他還唸錯收件人的名字，
我忍不住偷笑。距離離職的日子逼近，他
臉上的笑容也多了起來，只是這捲土重來
的嚴寒天氣，使得他顴骨處的兩團「高原
紅」時隱時現，而再看看他那雙與風寒過
招的粗糲的手，與稚嫩的臉龐儼然不搭，
惟有他的髮型，蓬蓬的，從來都是一絲不
苟，流瀉出一個年輕打工者的野心和自
尊。
是啊，冬天已經來到，春天還會遠嗎？

飽嘗過「臘梅凍」的考驗，才會迎來夢想
的春天，芸芸眾生，不過如此，誰也不可
能坐享其成。
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臘梅花》，開頭

首句引用小孫女唱的兒歌，「雪花，冰
花，臘梅花……」數九寒天，臘梅怒放，
再冷的天氣，人們的心裡也會氤氳出幾分
暖意，讓人充滿激情，直面寒冬。

臘梅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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